
Audrey Diwan專訪：在香港拍攝情色電影，對
色情片固定模式感到厭倦

奧黛麗從18歲起開始接觸香港電影，她對香港產生了一種幻想般的嚮往，而這種感情在疫情期間

因無法親身造訪而愈加深厚。

法国导演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4年新版《Emmanuelle》是法國導演奧黛麗·迪萬（Audrey Diwan）對經典情色電影的大膽

重塑。奧黛麗將原著小說的背景從1974年原著小說中的泰國搬到了香港，並通過她敏銳的視角和細

膩的情感，重新定義了情色與親密關係的表達方式。這一選擇並非偶然，而是基於她多年來對香港

電影的熱愛和這座城市多元文化的著迷。

香港在這部電影中不僅僅是一個故事發生的場景，更是創作核心的靈感來源。從摩天大廈的刺目反

射到雀館的煙火氣息，從五星酒店的完美佈景到重慶大廈的道地喧囂，奧黛麗運用她的鏡頭描繪出

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香港。她將這座城市獨特文化符號融入電影敘事之中，同時透過情色主題，引

導觀眾重新審視現代人的孤獨與連結。這部電影不僅是一場挑釁感官的冒險，更是對香港文化與身

份的再發現，讓這座城市在全球影視語境中嶄新再現。奧黛麗·迪萬用她獨特的電影語言，讓觀眾

感受到在探索未知與迷失之中，找到真正的情感連結與自由，從而證明「實迷途其未遠」。

旅人的視角：從香港電影到親身體驗

「我一直對香港充滿憧憬，因為在香港的電影裡，這城市總是給予觀眾多層次又複雜的感官體驗。

玻璃外牆反光的商業大樓、霓虹燈招牌、LED屏幕、陽光和雲層的交替、潮濕溫熱的空氣和鬧市獨

特的聲音，這些都是無法複製的香港特色，這些元素都為我的電影創作提供了無限可能性。」奧黛

麗特別強調了香港的景觀質感，這不限於視覺，還包括觸覺和聽覺。「這是一座混合著現實幹練與

虛幻光影的城市，所有東西都激發著我產生靈感。」

奧黛麗從18歲起開始接觸香港電影，這些作品成為她電影創作的重要基石。「像《傾城之戀》

（1984）裡的淺水灣酒店場景，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參考點，」她回憶道，「《傾城之戀》中大

部分故事都發生在酒店，而我這部《Emmanuelle》的背景也在酒店，這種巧合讓它成為我工作的

靈感之一。」對香港電影的喜愛讓她對香港產生了一種幻想般的嚮往，而這種感情在疫情期間因無

法親身造訪而愈加深厚。「我對這座城市的幻想維持了很長時間，直到真正來到這裡。這種等待和

想像讓我在創作上充滿渴求。」



法國導演奧黛麗·迪萬（Audrey Diwan）。攝：林振東/端傳媒

然而，在腦中構想的形象只是她理解香港的其中一個面向。疫情後奧黛麗親身來到香港，她的想像

藉電影創作得到了延續和深化。在籌備電影期間她花了大量時間進行調研，試圖透過自身經歷來理

解這座城市的複雜性。「在香港，我發現必須迷失其中，才能真正尋找到自己想拍的東西。我經常

拿著攝錄機拍到沒電才停下來，然後才發現自己迷了路。但這是種享受觀察的快樂，因為那是證明

你在學習和覓取的過程。」

這種「迷失」讓她發現了香港的日常生活，例如雀館的緊張氣氛和地道飲食文化如點心的魅力。她

花時間學打麻雀，甚至請了一位麻雀老師來教導她和團隊。「《色，戒》（2007）開場的麻雀場景

拍得非常好，整個畫面節奏速度飛快，讓我覺得很迷人。那種計算、情感和信息的交流，非常吸引

我。我因此非常喜歡雀館的氛圍，那裡充斥著金錢的味道、賭博的快感和緊張感此起彼落，麻雀館

中的聲音和人群非常具有電影感。」她難忘飲茶食點心這種在地飲食文化和日常社交場域，並將其

化為女主角的重要約會地點。

酒店與街頭：從幻想到真實

奧黛麗的《Emmanuelle》展現了一個充滿對比的香港：奢華酒店與喧囂街頭、精緻完美與自然隨

性、真實與虛假。電影中的酒店場景表現了一種人造的完美感，象徵著短暫停留的過客對香港的第



一印象—燈火通明、精心設計，但隨著故事展開，這種無瑕的快樂被逐漸粉碎。「我的目的是讓觀

眾感受到這種過份完美的壓迫感，直到渴望推開大門，逃離到未知的世界。」

奧黛麗在電影中以酒店精準的接待及主角的職業 — 時刻維持酒店無懈可擊的督導員來表達這種令

人不安的人工感，而當主角走出酒店，走進香港的街頭時，鏡頭隨即轉向更隨性、自然的拍攝風

格。她提到重慶大廈的場景就是這種對比的體現，女主角跳上紅的士，直面城市的另一面貌：即

興、未知和充滿活力。這些場景的拍攝需更靈活和隨機：「我們採用輕裝拍攝方式，使用手持設

備，跟著感覺走，這是一種非常香港式的拍攝風格。」這種強大的適應性讓她的作品能更準確地捕

捉躍動的街頭和無法預先安排的群眾。

然而這種多重性不是粗淺的二元對立，更是一種趨近內在的文化張力。對奧黛麗來說，香港不僅是

個物理空間，更蘊含著豐富的文化隱喻—一個在東西方之間遊走，既融合又矛盾的城市。奧黛麗作

為外來的訪客，藉由拍攝鏡頭重新審視香港的文化身份。這部電影反映了一名國際導演對香港的理

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香港自身如何在這種外來目光的影響下構建部分身份認同。

在全球電影語言中，香港長期被視為「異國情調」的場景，尤其是在西方的語境下，從功夫片到霓

虹燈，香港的形象被不斷消費與再創造，而這種再創造也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奧黛麗提到：

「我希望電影從虛假走向真實，以當代電影人的視角深入貼近本地文化層面。」奧黛麗認為，香港

是《Emmanuelle》2024版本的靈魂所在，故事發生的地點和劇情相互交織出這地方鮮活的複雜

面。「香港電影塑造了我的創作基礎，而我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向這座城市致敬，同時也為它注入

一種全新的影像語言。」這不僅僅是一部電影，更是一場文化對話和重新詮釋。

2024年新版《Emmanuelle》劇照。

重新定義情色：由女性視角出發的感官探索

除了地域文化上的交流碰撞，奧黛麗提到王家衛的《阿飛正傳》（1990）以及《花樣年華》

（2000）如何啟發了她對親密關係的理解：「《阿飛正傳》中那場『我們一起靜靜地度過一分鐘』

的場景，是對親密關係的經典詮釋。還有《花樣年華》，法國人經常將這部電影列為最愛的情色電

影之一，我覺得這很有趣，因為即使這部電影沒有裸露鏡頭，但它用氛圍和情感營造了無與倫比的

情色張力，對我而言這是部跨越語言和時代的經典情色電影。」

在接受訪問時，奧黛麗直言，她對當代色情片的敘事模式感到厭倦。「現在的色情片大多是相同的

拍攝角度、相同的情節和相同的刺激點，這對我來說非常無聊。」她認為，真正的情色不應只停留

於裸露的身體，而是應該透過畫面和故事引導觀眾參與，激發他們的想像力。「我想知道，是否仍

然可以用更含蓄的方式，讓觀眾在觀看時成為創作的一部分，與電影合作，而不只是被動接受。」

奧黛麗的電影不僅在語言和畫面中探索了情色的邊界，也試圖改變傳統的性別敘事結構。在新版



《Emmanuelle》中，導演運用女性視角，重新詮釋了「情色」的定義。她摒棄傳統以男性凝視為

主導的敘事方式，嘗試用情感、氛圍與想像力來構建一種更細膩、更具參與空間的情色語言。

因此在這電影中奧黛麗選擇以情感和畫面來展現情色。例如，電影開頭有一場女主角在飛機上與陌

生人的性接觸場景，但奧黛麗將其設計成情感真空的性行為，只有身體的碰觸，情感交流卻完全缺

席。「我認為情色可以透過對話或眼神表達，例如電影開頭飛機上的性場面。那是一場毫無情感、

空洞的動作戲，但當主角後來向酒店中的神秘客人講述這段經歷時，他們單憑對話就可讓整個場景

變得更具性張力和吸引力，比直接的性交場面更有幻想空間，更引人入勝…情色並不是關於拍攝性

接觸或純粹的身體互動，而是如何用氛圍來表達情感和互相牽引。」

2024年新版《Emmanuelle》劇照。

超脫肉身：情色中的情感與想像力

奧黛麗認為，情色的核心在於情感的流動和張力的營造，而不是單純的身體表現。 她不執著於還原

原著小說，反而傾力創作出全新的《Emmanuelle》。原著小說幫助了奧黛麗思考了她真正想表達

的議題，特別是關於情色的詮釋：「我想探索女性的自主和快樂，我想用電影語言來限制畫面的可

呈現，激發觀眾的想像力。」奧黛麗重新定義《Emmanuelle》與原著小說形成了鮮明對比。原著

中以爭議性的物化視角描繪的女性情色被奧黛麗完全顛覆，她專注探索女性如何通過情感連結與內

在欲望找到自由。「我希望這部電影不僅是一個關於許多不同身體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情感和自

由的故事。」

這一點在電影中兩位女性角色的一場重要場景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女主角跟著應召女郎學習如何自

慰，雙方對坐在一起但沒有觸碰彼此，二人通過對話和面部表情進行交流和探索自我，共同經歷了

一場充滿想像力的情感突破，應召女郎並因此化身成女主角的性啟蒙導師。「對我來說，情色在於

角色之間情感的漸進變化。她們的眼神從最初的自控與質疑，逐漸轉變為渴望與挑逗，而這種轉變

比任何裸露畫面更富有張力…情色與吸引力緊密相關，但不限於性行為本身。對我來說，在酒店裡

因風暴而引發的混亂、為喜歡的人朗讀文學作品和在大廈商鋪之間漫無目的地遊走，也可以是情色

的，因為這種緊張不安與秩序失衡會引發人們深層次和貼身的共鳴。」她在電影中刻意避開對裸露

身體的過度渲染，而是將焦點放在角色的眼神、表情以及對話中隱含的情感流動上。

在香港這樣一個對性話題相對保守的社會，《Emmanuelle》的性描寫無疑會帶來衝擊。奧黛麗提

到，這部電影的情色定義可能會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在香港，性可能常被視為一種禁

忌，但我希望能用電影語言打破這種對情色的刻板印象，讓觀眾通過情感和想像力重新思考情色的

本質。」奧黛麗希望她的電影不僅僅是對情色重新定義，也是一場對個人自由的探索。她讓



《Emmanuelle》成為一個女性在追尋情感與身體自由時的縮影，並透過情色這一主題，讓觀眾在

隱喻和場景設計中找到被理解的快感和宣洩壓抑的出口。

2024年新版《Emmanuelle》劇照。

科技時代的孤獨：疏離和連結

新版本的《Emmanuelle》除了關於情色，還加入了導演對現代人孤獨感的深刻探討。透過她對角

色的細膩描繪以及自身的經驗，電影試圖揭示科技時代下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距離，並挑戰觀眾重

新思考親密關係的本質。奧黛麗提到，這一部分的靈感部分來自她自身的孤獨經歷。自從憑藉《孕

辱》（Happening）（2021）榮獲威尼斯金獅獎後，她變成「空中飛人」，日復日的生活在酒店

和酒店之間，充斥著無數的訪談與忙碌不堪的行程。

然而，她卻在這樣的繁忙中感到異常的孤立。「我的日程表被排滿，和無數人交換幾句話後，又被

下一個行程催促，反復進行；然後又在不同訪問中重覆訴說自己的故事…這一切都非常自我中心，

讓人迷失在虛假短暫的社交中。」她感慨，這種孤獨感並不僅限於她一個人，而是許多人在科技和

飛快節奏生活下共同的感受。

奧黛麗將這種孤獨感投射到電影中，通過建構一所奢華酒店中的封閉空間，象徵現代社會中人與人

之間看似親密卻實則疏離的關係。「酒店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存於真實生活中的社交媒體。人們走出

房間時看起來總是完美無瑕，面上掛着微笑，但真正的聯繫幾乎不存在。」

電影中的女主角Emmanuelle是一個迷失於自身欲望與孤獨之中的人物。奧黛麗將她塑造成現代孤

獨的象徵，既渴望親密，又被自我中心的世界所困。「她在電影開頭的多場性接觸皆是無靈魂的行

為，沒有情感，也沒有連結，其他人只是工具和面目模糊的過客。」這種疏離感正是奧黛麗想要表

達的現代困境—人們擁有越來越多的方式去聯繫彼此，卻越來越難建立有意義的關係。然而，

Emmanuelle在電影中段開始學會放下自我，打破隔閡，開始重新尋找與他人的情感連結。「我想

表現出她如何通過一段特殊的關係，逐漸從對自己的過度關注中解放出來，並開始關心他人。這種

從孤獨到聯繫的轉變，對我來說是情色之外更深層的核心

從孤獨中尋求連結，從集體中尋求個體自由

她在電影中省略了現代人常用的交友軟件，並選擇用真人親身互動來呈現角色之間的關係發展。

「我覺得手機應用程式雖然是現代孤獨的一部分，但它缺乏電影語言中的戲劇表達。因此，我選擇

用酒店這個場域來展現一個類似社交媒體的現實，讓角色通過面對面的溝通方式打破孤獨的屏

障。」



奧黛麗指出，在香港這個密度極高、生活節奏極快的現代城市生活中，科技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隔

閡，個體反而更容易感到空虛和隔離。「電影裡的酒店就像一個縮影，人們看似聚集在一起，但彼

此之間的距離其實非常遙遠。是一種大部分時間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每個人都保持著禮貌又不涉

個人情感的安全距離。」然而，她也認為香港擁有變通的活力，能讓人在孤獨中找到自由和突破。

法國導演奧黛麗·迪萬（Audrey Diwan）。攝：林振東/端傳媒

然而如同面對一切未知的，女主角在異地不斷與陌生人展開連結是危險的，卻又充滿致命的吸引

力：「這是探索的必然經驗，像是要開門去迎接一個不認識的人。對我來說，這是電影的關鍵詞—

是既恐懼又美妙的矛盾感。我拍這部電影時也有感到害怕的時候，但這種又驚又喜的感覺推動著我

前進。」奧黛麗希望《Emmanuelle》能夠為觀眾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去審視我們的孤獨與冷漠，

並反思人際關係的真實性。

「我想讓觀眾感受到這種孤獨感，然後和角色一起去尋找自我突破。這不僅僅是一部情色電影，也

是對現代人孤立狀態的一次深刻對話。」通過電影，她不僅揭示了孤獨的真相，也讓觀眾意識到，

真正的快樂來自於我們如何與他人建立真實的連結，和如何實踐個體的自由。對奧黛麗來說，這部

電影的核心是個提醒：即使在看似無法打破的孤獨之中，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依然有其美好與希望。

改革與希望

對於奧黛麗而言，她的表達遠不僅展現於電影創作。作為一位女性電影人，她投入到推動電影行業

的性別平等的行動之中，並在與香港電影人的合作中展現出跨文化的創作彈性。這位近年備受矚目

的導演，用自身行動去推動制度改革和期許。

奧黛麗指出，全球電影行業的性別改革仍在路上。儘管過去幾年女性電影人獲得了顯著的認同和重

視，但她認為這只是開始。「我們現在有更多的女性導演獲得國際大獎，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現

象，但還遠未達到性別平等的終點。」她談到，過去的系統曾讓女性電影人互相競爭，因為資源稀

缺，女性之間被塑造成對立者。這種現象讓她感到厭惡，而如今，她希望運用自己的力量推動改

變。奧黛麗參與了法國電影業的「50/50」行動，積極推動電影行業的性別平等，但她強調，這種

改革需要更多女性共同努力。

「我們不需要對每件事都有相同的看法，但我們可以站在同一陣線，共同推進每個人都能受惠的改

變。」她認為，這種聯合行動不僅需要在創作層面努力，也應該延伸到政策和制度的改革中。儘管

在某些範疇取得進程，但奧黛麗對未來仍然保持警惕。「這些進步並未是永久的。我們必須繼續努

力，確保這些改變能夠持續，並為將來的電影人指引前路。」



法國導演奧黛麗·迪萬（Audrey Diwan）。攝：林振東/端傳媒

訪問場地：The St. Regis Hong Kong


